


罗西塔的婴儿

贝弗莉·苏瓦兹

罗杰透过栎树丛瞥见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她皮肤棕色，身上的蓝裙
子沾满了灰尘，肚子奇怪地鼓起。那女人一见罗杰拔腿便跑，但却跑不起来，
她摇摇晃晃，拼命挪动脚步，接着就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消失不见了。

罗杰大喊一声，想让她停下来，却又觉得有些滑稽可笑。他的声音被
身上那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捂住了，听起来瓮声瓮气的。而且距离这么远，
她根本听不见。岩石的另一侧是峡谷，无它路可走，除非从直上直下的岩壁
爬上去。而这对一个像她那样怀孕的女人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她定会被困
在那儿，这样他就有机会和她讲话了。老天，这可不是人们相互结识的常见
方式。尤其是这个女人是罗杰六年来除父母妹妹之外所见到的第一个人。

罗杰小心翼翼地走进峡谷，突然感到一阵心慌。万一她带着武器怎么
办？她若是病毒携带者，那么身上的防护服哪怕是被弄破一个小眼儿，也会
要了他的命。

不出他所料，女人果然在那儿。她身材矮小，浓密的黑色长发用一条
白头巾扎在脑后。沾满灰尘的头发乱糟糟地缠粘在一起。在那张消瘦的脸庞
上，一双眼睛显得又大又黑。那女人正跪坐在一块和罗杰的视平线一般高的
岩石上。她背后是一面几乎与地面垂直的岩壁。尘土和碎石在她周围纷纷滚
落，看来她刚刚试着想爬到上面去。

她正重重地喘着粗气，胸腹随着呼吸剧烈起伏着，嘴角边满是唾沫。
她的嘴唇是葡萄冻一样的深紫色。肩头挂着一只帆布包和一只空罐子。那罐
子不时撞在她身后的岩石上，发出空洞的声音。那女人不安地注视着罗杰，
打量着他那套纯灰色的防护服，反光的塑料防毒面罩下那个像鸟喙般凸出的
空气过滤装置。罗杰发现她把目光停在了她肩上背的来福枪上。

罗杰保持着和她的距离，没有再靠近。双手也从枪上拿开了。“别怕，”
他说：“我只想和你谈谈。”

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女人歪着头，仿佛在全神贯注地倾听什么，
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也不再那样死盯着他看了。“她觉得你没说谎，”女人
的英语有浓重的墨西哥口音。

“她说得没错，不管她是谁，”罗杰说。
女人看着他，突然大笑起来，使罗杰吃了一惊。“你不知道，你怎么会

知道呢！小家伙，噢，别逗了！”
“我可不是什么小家伙，”他板起面孔，“我已经 19 岁了。真不明白你在

胡说些什么！”
“是我的孩子这样说的，”她答道。“她总跟我说话，”女人张开了嘴，伸

出自己的舌头。“瞧，看见了什么了？”
“你的舌头，还有嘴里都是紫色的。”
“得病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如果你还能活下来，病愈后就会发生很多变

化。”
罗杰不禁倒退了两步。她知不知道自己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很



可能她以前遇到的所有人都受到了感染，而且已经具有免疫力了。
“啊，”她自言自语道：“你躲过了那场疾病。这是她告诉我的。”
“你是从城镇来的吗？”罗杰问。
她垂下浓密的长睫毛，“唔，小家伙，我是从某个镇上来的。”
“可你——你现在怎么孤身一人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我会告诉你原因的，”她说：“如果你回来的话。”她举起挂在肩头的罐

子，打开盖摇了摇，然后让口冲下，两三滴水从里面流出来，落到尘土里。
“我需要水，还有吃的。给我带回来一些，我就告诉你一些事，一些你需要
知道的事。”

“我会给你拿来水和食物的，”他回答，“不管你告不告诉我。但你必须
呆在这儿，好让我能找到你。”她笑了笑，露出了残缺变色的牙齿。真不知
道她最后一次看牙医是在什么时候。如果还有牙医活下来的话。“我会在这
儿的小家伙，”她说“你放心好了！”

他转了一大圈才回到防护所，尽量确保不被人跟踪。防护所位置很隐
蔽，不易被发现。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发电机都有露天装置。风力发电机的
风车设置在山顶，离防护所不足一百码远。

再爬一段山坡就到了。罗杰停了下来，脚下是干涸的河床，现在正笼
罩在巨大的阴影里。极目远望，东面和北面是绵延的山脉，西面是浩瀚的太
平洋，从高高的山上望下去，令人头晕目眩。风和日丽的时候他常常想象自
己看见了群峦之外的一座城市，一座高楼林立、灯火辉煌的城市，一座他曾
在面纸上描绘过的城市。

从下方的阴影中传来微弱的声响，接着是碎石滚动的声音。罗杰一动
不动地站在那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一切如故。周围已溶入了 11
月份的紫色薄暮之中。世界一片冷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是野狗群。罗杰
想起了那女人，她此刻正孤身一人处于夜幕之中。

那些狗一定很饿，这儿现在可捕猎的动物寥寥无几。罗杰很少看到野
兔或是麻雀，倒是时常看到郊狼。最近在这附近又发现了新的脚印——野狗
的脚印。

那女人好象身边没有武器。火光可使野狗不敢靠近，可她有火柴吗？
今晚如果再外出，爸爸肯定会怀疑。爸爸的幽默感已经丧失殆尽，他

的肌肉绷得像神经一样紧张，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总是生活必需品，还说生
存必须冷酷无情。

罗杰走进防护所的主室时，屋里静悄悄的。他将防护服放在外间的壁
橱里消毒充电。诺伊正在房间的一角背法语单词的动词变位。她喜欢假装这
世界上还存在着法国；假装还有神父在天主教堂里望弥撒；假装仍然有艺术
家聚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罗杰不想揭穿诺伊的小把戏，因为他
也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罗杰热衷于设计建筑：房屋、城堡、摩天大楼、别
墅、教堂。然后把这些画下来，再贴到墙上。所有这些建筑将永远不会被建
造；房屋里永远没有人居住；教堂里也不会有人作祈祷。这个少言寡语的孩
子从 8岁起就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却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长大，
这世界各种建筑鳞次栉比，却没有一个人居住；这个世界人们最不需要的东
西就是建筑。

如果还有人幸免于难，还有所需求，那该多好！
那女人还活着，并告诉他还有许多城镇，她就是从某个镇上逃出来的。



她说的“某个镇”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本想把有关这女人的事告诉妈妈。穿上防护服到外面去寻找幸存的

动物或人类的踪迹，这一开始是妈妈的主意。她曾不知疲倦地到处寻找，然
而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妈妈现在正卧病在床，脸上盖着湿毛巾，她的偏头痛犯了。屋内光线
微弱。

不知是妈妈头痛的缘故还是发动机又出故障了。罗杰走到食品柜前取
出一听桃子罐头，就着罐头吃起来。一下一下吃得很慢，就像在梦中。

“罗杰，”妈妈在床上问，“你发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
“噢，”他有些犹豫，真不想跟妈妈说谎，“我想我看到一只野兔，还有

很多正在迁徙的鸟。”
“一只兔子，”妈妈一边说一边用肘撑起身体，“我们真的好久没看见兔

子了。”
从前妈妈和罗杰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最多只是发现些零落的骨头和

残骸，野兔的、鹿的、山狮的，还有一次发现的残骸显然不是动物的。
“发现野狗了吗？”爸爸说，“我可不愿意让你出去，外面很危险。”
“我只看到些脚印而已，爸爸。那些狗肯定到别处去了。”
“只要被咬一口，”爸爸说，“你就有可能被病毒感染，那我可就不能再

让你回防护所了，罗杰。我不能冒险！”
妈妈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毛巾从脸上滑落。她的头发垂在那张苍白的

脸旁，眼圈有些发黑。“他自己会注意的，”她说，“你会小心的，是吗，罗
杰？”

他们曾经发现的那具残骸是个孩子的。那天妈妈和罗杰回到防护所后，
她曾问过爸爸：“假如那孩子没死，会怎么样？”“我们迫不得已，”爸爸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你怎么能这么说，马肯！那还只是个孩子！”
“那孩子有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克里丝汀，他也许会害死我们全家。我们现
在必须冷酷无情，克里丝汀、罗杰。如果我们还想活就必须冷酷无情、铁石
心肠！⋯⋯”

那女人没被冻死，也没被野狗咬伤。她在岩石上过的夜，岩壁一角被
烟熏黑了，那儿还有火的余烬。

罗杰带给她一件妈妈的旧上衣——一件有毛领的红色上装。女人感激
地接过去放在岩石上，抚摸着领子上的毛，“谢谢你，”她说道，“今晚我能
暖和多了。”

她仰着头，贪婪地喝着罗杰带给她的牛奶，每吞一口喉咙都动一下，
她把剩下的奶倒进罐子里。罗杰拿来的一听火腿和一听中国柑橘，顷刻间就
都被她一扫而光。

罗杰笨拙地在离她几码远处蹲下，看着她狼吞虎咽。清晨深蓝色的天
空没有一丝云彩。远处山峦金色的剪影像山狮的肩膀一样浑圆坚实。

“谢谢你，”女人说，“你心地很好。”
“别客气，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罗杰答道。
“不，”她说：“你们也就剩那些吃的了——我说的没错吧？”
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我没法一下拿太多出来。他们是有数的。”“我

明白。”女人回答。
“要是我不再给你带吃的，你可怎么办呢？”她耸了耸肩，“听天由命



呗！”
“可你不怕吗？”
她看了看罗杰，她的睫毛又弯又长，优雅地长在那双大眼睛周围。要

是她把脸上的灰尘洗掉，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是会害怕的，”她说，
“我当然害怕，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孩子的父亲呢？难道他不在乎你出什么事吗？不怕孩子出什么事
吗？”

她垂下眼睑，“他被杀了。”
“别的亲人呢？”
“没有，”她说：“我只有他，我家里人都得病死了。我们不像你们那么

有钱，没有那么好的山洞藏身。”
他不禁一惊，“你，跟踪我了！”
“我没跟踪你，”女人说道，“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别以为我是傻瓜！”
“别跟着我，”他说，“你会有危险的。”
“是吗？”她问，“你家里人害怕？怕一个可怜的墨西哥女人？你们住在

贝弗利山庄时也怕你们的女佣人吗？”
罗杰脸红了，“我们以前住在圣芭芭拉。”
她耸耸肩，“都是一码事。你们也该害怕。你知道吗？我和我丈夫曾经

发现一个山洞，门大开着，里面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洞里的人都被杀死了，
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尸体。”

那场灾难降临之时，有五个家庭来到山里躲避。五个家庭，他们的声
音一个接一个地从无线电里消失。罗杰想知道她指的是哪家。

她向身后的岩壁重重地一靠，空罐子叮叮当当地滚落到山谷里。
“世界变了，小家伙，”她慨叹道，“不再美好了，这个新世界没有林荫

路；没有美容院；没有看电影的地方；也没有医院，更没有红十字会。你交
不到朋友，也不敢轻易相信谁，只能紧紧把握住现在所能拥有的一切。”

第二天，罗杰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女人。那是一条背阴的长着茂
密的灌木和葱郁的橡树溪谷，一股细流从谷底流过，这是春洪留给秋日的纪
念。

“别再叫我小家伙，”他说，“我叫罗杰。”
她的长发披在肩头，湿漉漉的，脸上的灰尘也不见了。罗杰注意到她

棕色的皮肤异常柔嫩光滑，几乎是半透明的。“好的，”女人说，“我没想到
你会回来，罗杰。”

“为什么不来，就因为你告诉我的那些？”
“噢，是的，是的罗杰！”
“我并不怕你，我有枪，而你却孤身一人。”“但也许并不止我一个，说

不定我还有——你们怎么说来着——‘同某’藏在附近，用我来引你上钩，
带我们找到你那个妙不可言的小山洞呢！”“同谋，”他说，“那个词念成‘同
谋’。

你的同谋大概都是幽灵。他们不开枪、不生火、不留下脚印，甚至看
都没法让人看见。”

她笑了，露出变了色的牙齿，“我很高兴你来了，”她说，“你这么做不
太明智，可我很高兴你来。想知道我的名字吗？我叫罗西塔。”

“罗西塔，”他念道，“小玫瑰。”他试图把她想成一个小女孩，小巧柔嫩



像朵花一样。可她现在却恰恰相反，骨瘦如柴，身受病痛折磨，但胳膊上倒
是肌肉发达。“罗西塔，”他问，“如果我不来，你会干什么？”

“海滨高速公路很近，”她答到，“如果我能找辆车，哪怕是辆报废的旧
车，我也能修好，重新开动。”

“但你能往哪开？开到哪儿呢？”
“我会修，”她自顾自地说着，好象根本没听见他的话，“我会修车，修

缝纫机、游艇，所有的机器，机器都喜欢我！”
罗杰想起了发电机，它维持不了一年了。可他们需要发电机提供更多

的光和热，需要用它带动过滤器，抽取用水。她会不会修发电机？
“就算有车，你大概也开不了多远，”他说，“1 号公路每年都被泥石流

冲毁！”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罗杰？”
“101 号呢？5号高速公路怎么样？”
“噢，不”她惊叫，“不——”她的手下意识地护着凸起的肚子，不停地

抚摸着。
“沙漠，要么是山谷，”他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是你所要逃避的。”
“不错，”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在那儿，他们会杀死我的孩子。”
“谁？”“那儿的人专门杀有病的女人生的孩子。”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她的手紧张地在腿上摩挲着，眼睛瞪着远方，嘴唇无声地抽动着，就

像罗杰第一次看见她那样。她摇了摇头，好象很不安。“我的宝宝觉得我能
信任你，”她说，“你能做到吗，罗杰？不论我告诉你什么，你都不会干蠢
事？”

“不会，”他说，“我想我已经⋯⋯猜到了。”
“什么？你猜到什么了？”
“婴儿，那些婴儿非同寻常，人们怕它们。”
“正是如此，”她说，“它们与众不同。”
“可我不懂，难道不是所有的婴儿都有所不同吗？他们不能将婴儿统统

杀掉！”
“有些女人没得病，她们的婴儿很正常。可是我的——她就很怪，外在

的，甚至内在的。”
他觉得自己的脉搏跳得更快了。“她能心电感应？”
“不错，”她说，“她能给我显示信息图象。那些图象——我曾自问他们

是从哪来的。后来我明白了，是别的婴儿传过来的。我睡着时，能感觉到我
的宝宝和其他婴儿接触。”

“其他婴儿？在哪儿？”
“在城市里，”她说，“在那儿不杀婴儿。”
“所以你想到城市里去？那样孩子就安全了？”
“不！现在没人进得去，一个人也进不去。那些婴儿长得很快，他们的

力量增长很得更快。那些城市现在全变了，是婴儿们干的。他们改变了城市，
却把人类拒之门外。”

罗杰想说点什么，但头脑一片空白。这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完全超
出他的想象。而病毒——看来爸爸的话有些道理：病毒是被蓄意制造出来的。
所有被病毒感染的母亲都会生出变种婴儿。这些婴儿长得很快，而且有与生



俱来的心灵感应能力——正是这样，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罗西塔以一种挑衅的目光看着他，“她是我的孩子，我能让她死。”
突然，她大口地喘息起来，一只手按在身后的地上支撑身体，另一只

手捂住了肚子，豆粒大的汗珠从前额滚落。罗杰感到一阵恐慌。“怎么了？”
他问，“是不是婴儿——是不是要⋯⋯”

片刻之后，疼痛的折磨似乎减轻了许多，但罗西塔仍然急促地喘息着。
“我不知道，”她说，“我怀孕只有六个月，但婴儿长得很快，太快了！”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直到你没事，”罗杰说，“周围可能有狗，我
可以把它们赶走。”

“好吧，”她说，“太好了！”她摩挲到一棵树，便靠在上面，“听说有个
地方——北面——在海边，人类和婴儿能和平共处，我想去那儿。”

“但愿我也能看见那地方，我也想去。”
“罗杰，你不能。”
“能，”他说，“我知道我一定能。”
… …
她打了个盹，罗杰一直在旁边守护。天色已接近上午，橡树的树阴遮

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多么不平静啊！刚才的阵痛只是一场虚惊。罗杰只能
在外面呆这么久了。穿着防护服，既不能饮水也不能解手。他很不情愿地叫
醒她，“我现在必须走了。你不能一个人睡在这儿。”“谢谢你，”罗西塔说，
“她也谢谢你，她很想感谢你，但她没有语言，只有图象。而你无论如何也
看不见。”

她用手撩了撩头发，已经干了。罗杰注意到她的头上有一缕银线。“她
爸爸能看到图象，她说有时透过宝宝的眼睛能看见——天堂。罗杰？”“怎
么了？”

“我想让你作她的帕德里诺——你介意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他答道，“帕德里诺是教父的意思。我不介意，当然，我很

愿意。”⋯⋯
夜里起风了，那风声恍如一只野兽在旷野里咆哮，它的呼吸炽热如铁。

风不平息，爸爸不让他出门。“你的防护服被石块刮破怎么办，”爸爸说，“万
一你被野火困住怎么办？”

诺伊察觉到罗杰总想偷偷溜出门外，第二天早上她就告诉了爸爸。
“你要是再想那么做，”爸爸警告道，“我就再也不许你出去了，永远不

许。”
生活死一般寂静，死亡中孕育着生命。
爸爸无聊地把指关节按得噼啪作响，妈妈在梦中含糊呓语，诺伊哼唱

着歌，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罗杰在画最后一张草图，望着这张复杂的内部结构斜线透视图，他不

禁想道：如果永远没有机会看它变成现实，画这些图又有什么意义呢？罗杰
泄气地扔下画笔⋯⋯

生活死一般寂静，死亡中孕育着生命。
外面，罗西塔正在挨饿。也许更糟。
第三天早上，风终于停了。从防护所到山谷有一英里半的路，他急匆

匆地向山下走去，身后的干草上留下一行足迹。
峡谷空无一人，还离很远他就看到岩石上只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那上



面染了些红色。那是她的白头巾被血浸透了。旁边的岩石也染成了铁锈色。
看来她在那儿生下了孩子。

她在溪谷，那儿有水，她肯定会在那儿。
但是他并没有在溪谷边看到她的身影，倒是在水边的泥泞里发现了野

狗的足迹。还有一只野兔的尸体，美丽的毛皮上溅着血。他怀疑那就是前几
天自己看见的那只兔子。

又起风了。突然，一声枪响传来，山鸣谷应。声音来自南面，来自防
护所，还能是别的地方吗？

他拼命从峡谷往回跑，穿着防护服使他跑起来笨手笨脚，来福枪不时
拍打着后背。他累得气喘吁吁，面罩上很快结满了一层雾气。他刚刚跑出山
谷时，注意到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在动，那是些黑色的翅膀在天上盘旋。

他加快了脚步，还有一英里就到防护所了，只有一英里了。然而就在
这时他发现了罗西塔。

她就在下面干涸的河床上，谷口处的碎石坡下。罗杰在坡上跑过时，
起先并未往下看，因此没看见罗西塔，但他听见了狗叫声，那声音听起来像
是在打架。

罗杰向下一看，心怵地一惊，几乎停止了跳动。野狗正在一个人的尸
体上撕咬着，那人身穿一件粘满尘土的蓝裙子。

时间仿佛凝固了。罗杰呆呆地望着那群狗，每个细微之处都那么清晰
可见；畜生身上流脓的癞疥、棕色的皮毛、粉红色的长舌头，残忍而饥饿的
狗脸，还有支出来的长长的獠牙。

而在狗群下面，一只棕色的人手紧紧抓着地面。
仿佛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举起枪，颤抖着勾住扳机。开了一

枪，没打中。又一枪，打中了一只杂种狗，最大的目标，子弹打在狗肩上。
狗群惊散，纷纷后退。罗杰又开了一枪，这次打中了那只杂狗的腿。

野狗眨眼间跑得无影无踪。
时间似乎又恢复了流转，他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坡，穿过布满荆棘的灌

木丛，脚下的碎石和露出地面的树根几次险些将他绊倒。他也真的摔倒了一
次。他拼命地跑着，枪拖在身后，淹没在扬起的滚滚尘土之中。

她趴在地上，一只手伸了出来，另一只手被压在身下。身上的衣服已
被野狗撕破，后背上的肉被咬掉了一大块。罗杰蹲下来，把她翻了个个儿。
她死了。双眼瞪得很大，面容枯槁，瘦得吓人。他以前可曾真正看清她有这
么瘦吗？

她的胸襟被撕破了，露出一只光滑的棕色乳房，乳头上凝着白色的乳
汁。那只曾被压在身下的手臂依然护着一个襁褓，罗杰一眼看出那是妈妈的
那件红色上装。婴儿被裹在里面，头顶露出毛领外，不哭也不叫。难道死了？

死了，像罗西塔一样。
“为什么你不呆在岩石那儿？”他对罗西塔的尸体说着话，仿佛她还能

听到似的，“我会回来的，你该相信我！”
不知何时一只小手伸出毛领向他挥舞，那襁褓松了，他一眼瞥见婴儿

的脸。
那半透明的小脸很是潮湿，是棕色的。皮肤下的静脉隐约可见，嘴唇

是靛青色的，比罗西塔嘴唇颜色还要暗。
然而，最奇怪的还要算是婴儿的眼睛。



那双眼睛没有眼白。巨大的眼仁几乎填满整个眼窝。那是动物才有的
眼仁，像牛或是鹿的眼仁，泛着乳青色的光。

罗杰极力抑制住心中一丝异样的感觉。这是她的孩子，罗西塔的孩子。
为了这孩子她把命都搭进去了。

他怎么能就这样扔下孩子不管？可要想保证婴儿的安全，就得把婴儿
弄到岩石那儿，那就意味着他得碰着婴儿；想喂这婴儿就⋯⋯接着他想起刚
才想都没想就给罗西塔翻个儿的时候，实际已经碰了她了。已经碰过罗西塔
了，这和碰她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他抱起那婴儿时无意间带动了罗西塔衣服的下摆，露出了腰际一个血
肉模糊的洞——一个弹孔！他怎么把那枪声忘了，正是那枪声把他引到这儿
来的呀！她一定是去了防护所，去为她和孩子要点吃的。而爸爸向她开了枪。
她实际上在野狗到来之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混蛋！他咒骂着自己的父亲：你这个混蛋！混蛋！他抱着婴儿向坡上
走去。

在半山腰他遇到了爸爸。爸爸身上干净防护服反射着耀眼的光，他手
里拿着枪。他伸出一只手仿佛在警告罗杰，另一只手端起了枪。“别靠前！”

“是你杀了她，”罗杰说，“一个带着婴儿的女人。她没有一件武器，就
算有也闯不进门去。”

“她知道我们住哪儿。”
“她孤身一人，带着个婴儿，靠我给她带吃的。她只是来请求帮助。”
“原来如此，”爸爸说，“哦！你可不该那么做，罗杰。食物得留给我们

自己。”
“没必要那么长时间，发电机会在食物吃光之前报废的。她本来可以修

好的，她就干修理这一行。但是你问都没问就把她打死了，不是吗？”
爸爸的面具反射着阳光，让人看不见他的眼睛，“你抱着她的孩子。”

他说。
“你想让我把孩子放在那儿不管吗，爸爸？就让那孩子去死？你能做出

那样的事？”
“罗杰，那才是明智的做法。罗杰，低头看看。”
罗杰顺着爸爸的视线看下去。
天哪！他刚才怎么没发现？怎么没感觉到呢？他防护服的膝盖处破了

个洞。
一个洞。
透过这破洞看去，他的皮肤已被擦破了，正在流血。什么时候弄成这

样的？是刚才冲下山坡的时候？也许是树根或者石块划的？要不要紧？
“我自己会消毒，”他说，“婴儿没靠近过伤口，什么东西也靠近过。”
“罗杰，你的防护服已经破了，你还碰了那女人和孩子。”
“我很抱歉，罗杰。”
面罩之下，爸爸的脸没有流露出一丝幽默或是怜悯，向罗西塔开枪时，

他大概看起来就是这种表情。
“要是我没染上这病呢，爸爸？你会让我回去吗？”
“我不知道，孩子，我不知道。”⋯⋯
爸爸带给他一些净水用来清洗伤口，无菌布用来修补防护服，还有足

够几天的食物、饮用水，一套换洗衣服，鞋，一块毯子，阿司匹林，奶粉，



一张用作婴儿尿片的毛巾。
衣服是在他受病毒感染，不再需要防护服的时候穿，阿司匹林可以镇

痛。
妈妈也穿起防护服，几年来第一次走出防护所的门，身边是背着枪的

爸爸。
当她向罗杰挥手告别时，忍不住哭了。
那天下午，他尽自己最大所能埋葬了罗西塔。他用一块石片挖了个很

浅的坑，用土和石块掩埋了她。坟墓不够深，野狗还是能挖出来的。但罗杰
没有别的办法。

晚上，罗杰走回大岩石那儿，罗西塔的岩石，他所知道的惟一一个安
全所在。

在那儿，他和婴儿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没有被袭击的危险。
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那孩子的食量惊人。罗杰没有奶瓶，只好将奶

粉和水倒在一只小金属杯里搅成糊儿，婴儿就像猫一样舔食。她又足足喝了
半盒牛奶，一直喝到罗杰托着她的手都累了。他想起罗西塔说过的话：那些
婴儿长得很快。

他给婴儿起名叫玛丽亚，再没有别人给她起名字了。他往玛丽亚头上
淋了几滴水，然后默默祈祷，觉得这事儿并不象他想的那样傻里傻气。玛丽
亚不哭，只是用那双兽类才有的眼睛望着他那双眼睛，在月光下闪着幽幽绿
光。他琢磨着她是否会用心灵感应的能力对他讲话？会不会因为他听不见而
备感失望？她觉得孤独吗？

玛丽亚，他的教女，不属于人类，然而那是他所拥有的一切。
早晨，婴儿似乎变大了很多。
她的眼睛是棕绿色的，“那些婴儿长得很快。”他睡得糟透了，因为岩

石硬得要命，上面又坑坑洼洼的。他觉得头很疼，嘴很干，不住地打着寒颤。
求求你，上帝！别让我得病，别让我感染病毒。
他又睡了过去，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了，头胀得厉害，脑壳里仿佛

有只气球，正一点点地膨胀变大。大腿根一跳一跳地痛，嘴很干，嗓子痛得
要命，他勉强吞下四片阿司匹林，结果一点没起作用。

罗杰知道那种病的一系列症状，是从广播里听来的。他已经感染了病
毒。

奇怪的是，他一点都没有因此而感到恐惧。
他从岩石上站起身来，脱掉防护服，全身赤裸在温暖的阳光下，慢慢

晒干身上的汗水。他大声喊叫着，然后倾听山谷里悠扬连绵的回声，没有被
捂住的声音。

啊，他自由了。
他抬起头看着蔚蓝的天空，不戴面具，直视着太阳，虽然这加剧了他

的头痛，但他终于自由了。
突然，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于是赶紧穿上裤子、袜子、衬衫、

鞋。对折了毯子围住自己，但还是觉得冷。
再过多久他才会出现幻觉？多久发作一次？间歇性清醒是否是由于疼

痛的作用？
他爬回岩石，躺下来等待着。
疼痛的程度超乎想象，然而噩梦更为糟糕；他躺在滚烫的沙漠里，太



阳慢慢烤熟了他的肉。成群的蚂蚁贪婪地吞噬着他焦黑的皮肉，而他眼睁睁
地看着自己的骨头一点点变成了碎末⋯⋯

他躺在粘满鲜血的草地上，马群轰隆隆地从腿间驰过。一只巨大的马
蹄向他脸上踏来，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像瓷器一样被踩得粉碎⋯⋯

他在一片布满碎石的山坡上迷了路，他走投无路，心里充满了恐惧。
山坡上一扇封死的门后是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无力地倚在门上，用青肿的
拳头砸着那扇钢门。他对他们倾诉他的痛苦，告诉他们他已奄奄一息了。

没人出来，没人听到他的声音。
他依然形只影单。
他滑倒了，滚下了山坡。碎石雨点般落下。而他则在尘土和石块中一

直滚下来，意外地碰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微弱的光线之中那东西看起来像
只被割断的人手。

疼痛难忍，但噩梦更糟。
夜里他会不时看见一个被剥光皮的鬼魂在他周围盘旋，眼睛像团火焰，

呼吸如一股热风，低沉的咆哮声像远处传来的惊雷。他恐惧地喘息着，提醒
自己这是梦，只不过是一场梦。

梦中之虎，如此具体、如此逼真，甚至能看清老虎每个眼皮上的三道
褶痕；甚至老虎下巴上的白色条纹，还有那月光映照下精致的胡须都近在眼
前。

而在虎之上，那天空与山的交界处，有一个犬类的剪影，映衬着半个
月亮，颈毛竦动，看不出是狼是犬。那东西向后甩甩头，发出难听的嗥叫声。
另一个影子在它的身边一闪就消失了。接着碎石滚动，重影逼近。一个梦，
只是一个梦，没有狗，没有虎。

多么逼真的老虎，它停下脚步，一声低沉的虎啸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多么逼真的野狗，现在就近在咫尺，凸出的口鼻，白色的牙齿，眼露

凶光。
多么真实啊，这种患病的感觉。他虚弱得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

别说站起来跑了。
老虎向野狗猛冲过去⋯⋯
梦变得一团混乱，满是咆哮、尖叫、撕咬。
接着是一片静寂。
过了一会，夜色仍浓，另一个梦开始了。这是个好梦：他的头被晃动

了一下，两唇间被塞进了些药片，接着流进一股清冽的水。
一个声音响起：“咽下去。”是妈妈的声音。“试着咽下去，罗杰。止疼

片会帮助你的。”
他咽了下去，过了一会疼痛减轻了些，他试着讲话：“怎么⋯⋯”
“你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跟着你。你摔跤了，宝贝儿。现在正在水沟里

呢！”
“可⋯⋯”
“嘘！别出声，再喝点，你脱水了，休息一下。”
他闭上双眼安然睡去。
黎明。最糟糕的梦来了：爸爸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枪，“你妈妈昨晚

出来了。我在消毒柜里发现了她的防护服。我可不想让她再拿自己的生命冒
险，你必须滚蛋！”



“爸爸，”他急得喊出声，“爸爸！”
“是你自作自受，罗杰。如果你能活下来，那你就是那幸运的 15%，祝

你好运！”
“爸爸！”
“我要你在天黑前就走，我给你留够了水和食物。如果你还活着，你就

再不需要为病毒担心了。从现在起你可以云游四方了。”
他感觉出烧已经退了，疼痛也不如先前那般剧烈。他正仰卧着，身边

是又长又干的枯草。从附近的什么地方传来渡鸦的呱呱叫声。他在这儿干什
么？

他所记住的细节中有多少是梦，又有多少是现实呢？
罗杰坐了起来，这种努力使他感到一阵眩晕。脖子僵硬，胳膊酸痛。

他四下里张望，接着想起那婴儿。她应该是在岩石那儿。
他挣扎着站起来。从这儿到岩石大约有半英里的路。不远，可是他的

双脚好象是别人的，不听使唤。
他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发现了脚印、狗的脚印。至少是一大一小两只狗

留下的。
大狗的脚印很特别，有一只爪缺了一块儿，有些脚印上还有血迹。
梦里的那些狗至少是真的。
尽管只有不到半英里的路程，他还是用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岩石下。他

闭着双眼走进山谷，有点不敢看那也许会出现在眼前的悲剧。然而他睁开眼
睛，如释重负地大笑起来。婴儿还在，而且活得好好的。

她躺在那件上衣里，用那双动物才有的眼睛向外张望着，等待着，小
手挥动着好象在向他招手。

她已经脱水了，皮肤被阳光灼晒得又干又热。但食物和水都还在，还
放在那件已经弃之不用的防护服下，没有被动过。旁边就是他那把很快就要
变成一堆废铁的步枪。罗杰喂玛丽亚吃东西时自己也喝了些水。他足足用了
好几杯奶粉冲的水才喂饱她。

他们需要更多的水。这里离小溪有一英里远，他必须尽早出发，因为
他现在体力不支，走得很慢，他想在天黑前赶回来。

他们俩现在都是臭气熏天，玛丽亚的尿片需要洗一下，他的裤子也需
要洗。

罗杰解开襁褓，把她包在自己的防护服里，然后背起来福枪、两个空
罐子和肮脏的襁褓，转身要走。他身后的婴儿突然发出微弱的哭声，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等他转过身来才看见她圆嘟嘟的小嘴一张一合地发
出一声声短促刺耳的哭声，像老鼠的叫声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听见她哭。
他想起昨夜只有她一个人，她明不明白，他从没想过故意抛下她不管？

她知不知道，他现在并不是要抛弃她？
他转身走向婴儿，肩上的枪压得他不禁有些摇晃，他真的很累。“乖，

玛丽亚，”他说，“我想你能心灵感应，你看不出来吗，我不会离开你的。”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坐在岩石上，抱起她，安抚着。他的胳膊被玛丽

亚的重量压得很疼，她这么小怎么可能这么重？“我必须走，玛丽亚，”他
说，“我们需要水，没有水我们都得完蛋。我会回来的。”

她停止了哭叫，好象在看着他。她不想让他走，他能感觉到这一点，



就像他能感觉到胸中的心跳不规则，就像他能感觉到眩晕向他袭来那样。
这感觉会过去的。他放下玛丽亚，又拿起那堆东西，“我必须走了。”
他站了起来，接着就觉得天旋地转，他倒下了。恍惚中他感到枪从肩

头滑落，然后就失去了知觉。等他睁开眼睛时，山谷已陷入一片阴暗之中，
山那边一抹金色的晚霞，天色已晚。

在他头顶的岩石上躺着婴儿，她呼吸异常，微弱而艰难。接着另外已
个声音：一声低沉的咆哮。闪亮的利爪，有利的步伐，呼吸像一股热风，眼
睛像两团火焰。

是那双在梦里出现过的眼睛，又大又亮像一团篝火一样在阴影中闪亮：
万兽之王，虎中之王。老虎、老虎，目光如炬，在深沉的夜幕中⋯⋯

他直挺挺地躺着，不敢动一下，竭力想把这一切弄明白。老虎甩着尾
巴，从容地踱步。尽管利爪只离他的脸经寸之远，却似乎没有发现他。从某
个特定的角度看老虎是半透明的。他的目光越过老虎的喉咙，腿上的肌肉，
看了看两边的岩壁。

在他上方传来婴儿的呼吸声，她似乎轻叹了一声。老虎的影象就像风
中残蜡一样闪烁不定。

老虎会是一种幻象吗？或者是另一种现实？是玛丽亚弄到这儿来的？
是她创造的？为什么？

也许他第一次看到老虎时，并不是在作梦。也许正是这只虎在他生病
时守护在他身边，救了他的命，赶走了野狗，吃腐肉的动物。

“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他默默地想，我醒了，会很快好起来的。
他看着看着老虎就消失不见了。
罗杰忍痛艰难地站起来，拾起东西爬回了岩石，把臭呼呼的襁褓留在

下面的平地上。现在太晚了，不能去找水。他准备明天去。
玛丽亚闭上了眼睛。罗杰在旁边躺下，用手臂护住她，好让她暖和些。

老虎已经离开了，可他仍很难使自己相信眼前的一切。真使她创造了这一切，
真是她救了自己吗？

“他们”在夜幕降临后来了。他开始并没看见，只是听见了他们来的声
音，是马群，那杂沓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夜空一片晴朗，空中挂着半轮皎洁的月亮。他看到玛丽亚的眼睛睁着，
发出乳色的光晕。她醒了，但只是静静地躺着。

他想要动一动——但动不了。他的身体软弱无力，不听使唤。手、胳
膊、腿都失去了知觉。他只有眼睛能动，但脖颈之上的脑袋却死沉沉的，连
伸出舌头舔一下干裂的嘴唇都办不到。他感到一阵惊恐。这难道是一种未被
预料到的病毒反应？

马的鼻息越来越近。他拼命转动眼珠，向山谷外看去，看见了马队。
他们排成一列，进入山谷。共有四匹马：灰的、黑的、白的、棕色的。

马背上的骑士都很矮小，全身都裹在黑色紧身衣里。
一个骑士在岩石边停下来。面纱之上露出一双兽类才有的眼睛，没有

眼白。
骑马者爬上岩石，从罗杰臂弯里取走了玛丽亚。没有一丝顾忌，毫不

担心会遇到罗杰的任何抵抗，仿佛早就知道他不会做出任何回击一样。
“你想把她怎么样？”罗杰无声地问。
你会像罗西塔那样照顾她吗？会像我那样照顾她吗？



没有回答。
马匹嘶鸣，接着马队如幽灵般驰过山谷。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早已飞到了山谷之外，追随着玛丽亚：我会去找你的，如果

你需要我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你，但我一定会去找你的，别忘了我。
他不奢望玛丽亚能听到他的话。
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麻痹的感觉才渐渐消失。先是手和脚趾感到一

阵疼痛，然后是喉咙恢复了吞咽能力。随之而来的又是那无止境的疼痛，蔓
延全身，过了一会又没事了。他的头可以动了。看来麻痹并不是永久性的，
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是他们在他身上安排的。好让他们能更容易地带走玛
丽亚。本来他可能会因失去玛丽亚而伤心呜咽，也会因为深感宽慰而泣不成
声，而此刻他却欲哭不能。

他转过头，向谷口开阔处望去。那边光芒四射，月色明亮，亮得足以
让人在这光下，沿着脚印一路追踪过去。

又过了很久，他的手脚才完全恢复知觉。他忙爬下大岩石，三步并做
两步赶到谷口处。

到了那儿，他却停住了。啊，玛丽亚一定听到他的话了，她做出了回
答。

宛如雨后的沙漠里绽放的初蕾，一幢幢建筑在黑暗的群山间拔地而起，
静谧中流光溢彩，美丽非凡。远处的山峰之侧是一座闪着银色光彩的城堡，
高耸入云，精巧别致。在山那边的摩天楼造型像飞机的操纵杆，气势雄伟，
闪着绿宝石一般的迷人光芒。而在罗杰身边的山上则有螺旋形向上、下延伸
的楼梯。他就站在他那幢没设计完的别墅里。窗户敞开着，窗外就是那波光
粼粼的深紫色的大海。

大海中央的小岛上，就是那座城市。那座高楼林立，灯火辉煌的城市，
闪着如珍珠般柔润的光泽。他的城市。

他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相助，像玛丽亚那么小的婴儿怎么可能独自完
成这一切？

或许事实就是如此？
哦，这并不重要。不管这城市是一个注定要消逝的梦，还是一个他永

远无法分享的奇迹，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一切是玛丽亚为他创造的。
这是她的告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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